
金牛山遗址

金牛山遗址位于营口大石桥

市，为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经

测定年代为距今26万年左右，属中

更新世时期。金牛山遗址发现了人

类化石、用火遗迹、少量石制品以及

丰富的动物化石。金牛山遗址对研

究远古人类的发展、演化和古人类

分布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并对中

国猿人文化与东亚、北亚、北美的远

古文化传播起到了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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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起一幅跨越数十万年的人类生活长卷

“三山一洞”回荡文化先声
本报记者 郭 平

先行者

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提出

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先走一步”的著

名论断。这一判断的根基，不仅在于震惊世

界的红山文化，更可上溯至旧石器时代的深

远脉络。

金牛山遗址的发现，为此提供了关键

证据。

1984年10月2日9时50分，北京大学教

授吕遵谔在清理一块化石时，辨认出了清晰

的人类头骨骨缝。“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

实。”他在后来的记述中写道。工地瞬间沸

腾，安全帽抛向天空——一具完整的猿人头

骨化石重见天日。测年数据显示，这些古人

类生活在距今约26万年前。尤为重要的是，

金牛山人的体质特征显示出比同期北京猿人

更为进步的形态。“这说明在人类体质进化上

存在着不平衡。”苏秉琦特别指出，“金牛山人

是进化最快的一个代表。”

这一发现，改写了东亚古人类的演化图

谱。辽宁，这片位于东北亚枢纽的土地，可能

曾是古人类进化与扩散的关键区域。

苏秉琦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东北的旧

石器文化有时表现得比较先进，对周围的影

响自然会比较大些。”

当惠忠元轻轻合上收录这些记述的《金

牛山考古研究》时，库房里只听见冬日的风

声。当年抛起的安全帽、激动的呼喊都已远

去，但那一瞬间揭开的历史，却永久改变了我

们对这片土地的理解。

宜居密码

“寻找古人类，首先要理解他们如何选择

家园。”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吉林大学教授陈全家这样说道。

近年来，陈全家带领的团队在辽宁及东

北地区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发现，为这片土地

的“宜居史”提供了扎实证据。

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谜题，在2012年被

解开：为何沈阳迟迟未见旧石器遗址？

陈全家团队在沈阳农业大学后山经过3

年系统工作，最终揭示了5个连续的古文化

层，将沈阳的人类活动史推进至11万年前，并

出土了620余件石器。“古人类的选址逻辑与

现代人一脉相承：依山傍水、视野开阔。”陈全

家解释道。但这需要一种科学的时空转换眼

光去发现。如今看来高悬于山腰的河流高阶

台地，在当年正是近水、开阔、资源丰富的理

想家园。

以50万年前的本溪庙后山为例，那时气

候温润，森林茂密，水鹿、梅氏犀徜徉其间。

古人类追随猎物至此，选择定居。这不仅是

生存的选择，更是一种文化认知的体现。他

们留下的石器和灰烬，传递着关于“如何居

住”的智慧。这种选址文化，从数十万年前延

续到数万年前，成为深

植于辽宁大地的古老

生存密码。

生存策略

当人类在辽宁生活了数十

万年后，他们的智慧已深深融入这

片土地。

喀左鸽子洞遗址，讲述着距今5万

年至7万年前的故事。这时的人类，已是熟练

的“环境管理者”。在喀左博物馆展厅，陈列着

一件基本完整的羚羊头骨。它是鸽子洞人被

称为“羚羊猎人”的证明——遗址中发现了上

百只普氏羚羊遗骸，骨骼多有人工砍砸和火

烧痕迹。“这是有组织的集体狩猎。”研究人员

指出。鸽子洞人已掌握利用地形围猎的技

巧：将兽群驱赶至悬崖或沼泽，一举获取大量

肉食资源。更巧妙的是对洞穴的利用——下

洞中发现的密集鬣狗化石，很可能是古人类

设置的“天然陷阱”，既获取资源又保障安全。

这种与环境互动、改造生存空间的智慧，

标志着人类已跨越被动适应自然的阶段。鸽

子洞人不仅在这里生存，更在这里构建了一

套可持续的生存策略。

未间断的史诗

站在金牛山前，一个问题挥之不去：为什

么是辽宁？

地理提供了部分答案：山海之间的多样

生态，冰期时的生物避难所，连接东北亚的文

化走廊。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这里的

古人类展现出的文化韧性——他们不是环境

的被动承受者，而是积极的适应者与创新者。

从金牛山人的体质进步，到庙后山人的

持续定居；从鸽子洞人的狩猎智慧，到沈阳农

大后山跨越十万年的文化层，辽宁旧石器时

代所展现的，是一部文化不断调适、积累与传

承的史诗。这种文化能力，让人类在气候剧

变中屹立不倒，在资源波动中生生不息。当

冰期来临，他们调整生计策略；当暖期回归，

他们拓展生存空间。每一次挑战，都催生新

的文化回应。

辽宁，用数十万年的连续文化堆积证明，

这里不仅是古人类的家园，更是文化生长、智

慧积淀的沃土。这片土地见证了人类从适应

自然到改造自然的完整历程，保存了东亚古

人类进化、扩散的关键证据，也孕育了后世红

山文化等灿烂文明的深层基因。

当我们在遗址前凝望那些古老的居住面

时，看到的不仅是过去的生活痕迹，更是人类

生生不息、创造不止的生命力。

近日，辽宁日报重大主题策划编辑部联合沈

阳博物馆、沈阳市岐山一校教育集团成功启动

“溯源中华文明”主题研学项目。项目以博物馆

为实践基地，通过角色扮演、场景还原、互动问答

等生动形式，让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让厚重

的历史可感可亲。活动在沉浸体验中激发大众

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华文明与家乡文化的热爱与

自信。

现诚邀更多博物馆、中小学校及相关社会机

构加入我们，共同打造可持续、可推广的研学实践

共同体。

让我们携手，助文明薪火代代相传，在行走中

读懂家乡、在体验里传承根脉。

电话/微信：18640078385

等你来参加
本报记者 卢立业 文并摄

26万年前的一个夜晚，辽东半岛的一座

孤山深处，火，正在被人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驯服。

这不是普通的篝火，而是一个被精心控

制的“火灶”——

石块垒成圆形，火星在

石缝间微弱呼吸。

当古人类外出狩猎，会

把石块轻轻盖上，像为火种

盖上一床石被。

而当他们归来，拨开石

块，火，依然在等待。

他们“封火”有方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文并摄

“三山一洞”仅是开端

本报记者：辽宁日报《文化长廊》全媒体

策划选择从旧石器时代写起。您曾深入参与

辽宁多处遗址的田野工作，如何评价辽宁旧

石器文化在整体格局中的地位？

陈全家：以旧石器文化作为《文化长廊》的

开篇，这个定位非常准确，也很有必要。辽宁

的旧石器考古发现，在东北地区乃至更广域的

研究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三山一洞”以坚实的

考古证据表明，最晚在更新世中晚期，古人类

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这在中华民族百

万年人类史中，是闪亮而厚重的一笔。但我们

也必须看到，无论是对于辽宁地区旧石器文化

本身的认识，还是对于中华文明在辽宁探源的

深度追寻，“三山一洞”仅仅是一个辉煌的开

端，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仍在持续深化，这

也是我一直密切关注这个领域的原因。

遗址可能比想象中更多

本报记者：现代科技手段给田野考古带

来了巨大变化。这些新技术对辽宁的旧石器

调查产生了哪些影响？

陈全家：是的，相比前辈，我们现在的调

查条件改善了很多，交通便捷，卫星定位等技

术也提供了强大助力。但拥有了这些工具，

并不等同于就能轻易找到遗址。比技术更关

键的，是要对旧石器遗址本身的形成规律和

分布特点有精准的把握。

本报记者：那么，基于您长期的实践，旧

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有什么样的规律可循？

陈全家：我们通过在吉林东部地区 30多

年的田野工作，逐步总结出一些基本规律。古

人类并不总是生活在洞穴里，洞穴可能更多是

冬季御寒的临时住所。他们绝大部分时间是

在河边的台地上活动，并且随着季节更替和动

物资源的变化，过着一种迁徙流动的生活。每

到一个地方短期驻留，都会留下生活痕迹。

本报记者：这种流动性的生存方式，会如

何影响遗址的分布与数量呢？

陈全家：这正是有趣的地方。正因为这

种流动、非定居的生活方式，加上漫长的年代

和有利的埋藏条件，旧石器时代实际留下的

遗址数量，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它们

的分布特征也与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社会形

成的集中、厚重的文化堆积不同，往往呈现出

一种更分散，但在空间上又可能存在连续性

的景观。这一点，在本溪地区近年开展的系

统调查中，已经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缺环”等待填补

本报记者：“三山一洞”之后，辽宁旧石器考古

似乎进入了一个平台期。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全家：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以往

工作重点关注的洞穴类遗址本身数量有限。

主观上，学术界的理论视野和工作方法也需

要不断创新。

本报记者：在您看来，当前辽宁旧石器研

究面临哪些具体的、亟待解答的学术问题？

陈全家：随着近年来吉林、黑龙江等周边

省份旧石器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辽宁的一些

现象就更值得深思。举个例子，更新世晚期的

细石叶技术，在吉林、黑龙江的多个旧石器遗

址中都有发现，甚至在辽宁新石器时代的新乐

遗址也有出土，但唯独在辽宁已发现的旧石器

遗址中不见踪影。这个“缺环”是如何形成

的？是尚未发现，还是反映了不同的人群适应

策略？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不少，都必须依靠

系统而扎实的田野考古工作来寻找答案。

聚焦三个重点

本报记者：要推动辽宁旧石器研究取得

实质性进展，您认为下一步应重点投向哪些

方面？

陈全家：第一，是开展系统性的区域调

查，主动填补空白。像辽北、辽南等尚未进

行过系统考古调查的区 域 ，潜 力 很 大 ，必

须主动走出去“摸清家底”，很可能会有新

的遗址类型现身。第二，是着力构建连续、

可靠的年代与文化序列。目前已知遗址的

年代点之间跳跃大，中间存在很多缺环。必

须依靠地层学与多种测年技术进行跨学科

合作，像“连线”一样，逐步建立起清晰的人

类活动编年史。第三，是加强考古成果的转

化与公共阐释。公众考古不能只停留在静

态展示石器，更要通过实验考古、数字化复

原等生动方式，揭示古人类的生存智慧与

技术逻辑，带领公众真正走进他们的精神

世界。

本报记者：您对辽宁取得新的考古突破

有信心吗？

陈全家：我对此持乐观态度。辽宁地处

东北南部，史前时期的气候与环境条件相对

更为适宜，理论上是古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

区域。目前，辽西红土层遗址初步测年数据

指向约 30 万年前，这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信

号：这片土地下完全可能埋藏着时代更早、内

涵更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个方向非常值得

重点投入，我也期待它能成为辽宁旧石器考

古实现下一个突破的起点。

辽西或是关键突破点
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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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插入锁孔，轻轻转动。
营口大石桥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惠忠元推开那扇门时，一段被黄土封存了26万年的文化记忆，豁然苏醒。
在纵横交错的脚手架尽头，高达15米、近5层楼高的考古解剖面如巨幕垂落。两道红线标记着26万年前的刻度，那里沉睡着“金

牛山人”，也沉睡着东亚古人类文化演进的一个独特章节。“这不仅是一处遗址，更是一部连续不断的家园史诗。”惠忠元站在探方前说。
自中更新世以来，这片土地上的人类活动从未断绝，从金牛山到小孤山、从庙后山到鸽子洞，层层堆积的文化遗存串联起一

幅跨越数十万年的人类生活长卷。

辽宁地区的旧石器文化研究，在著名的“三山一洞”（庙后山、金牛山、小孤山、
鸽子洞）取得系列成果后，将向何处寻求新突破？近日，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吉林大学教授陈全家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辽宁地理位置优越，
完全具备发现更早人类遗存的潜力。他透露，辽西地区已发现的红土层遗址，经光
释光测年初步数据可达约30万年，目前数据正在进一步检验中，这可能成为下一
个关键突破点。

金牛山人“封火”灶址。

金牛山A点洞穴地层剖面图

在交错的脚手架尽头，考古解剖面如巨幕垂落。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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